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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阐释为路径的中医药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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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形式多样，路径众多，而中医药文化翻译和中医药文化阐释当属最为重要的中
医药文化对外传播路径。但是中医药文化翻译不等同于中医药文化阐释。中医药文化阐释跨越了中医学科的学
术和学科框架，是更有广度、更加丰富，更为生动、更为宽泛的深描述，其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可能比中医翻译更
具有传播性能和交际性能。培养中医专业学生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应该谨防陷入“唯外国语言学
习至上”的漩涡，只有做好中医药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并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才能做好中医药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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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当今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现如

今，全球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严酷考验。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没有任何国家和个人能
够走出疫情的破坏性大影响。所以，全人类一起，正面临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也有随之而来的机遇。基于这样的
现实，科技共享、人文杂糅、医学难题共同研发、创新成果全
球共享已然成为发展趋势。中医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疗效
显著，广受赞誉。所以，中医和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有其历
史使命，也成了必然趋势。中医的对外传播和发展不仅仅是
中国政府、中医学术团体、中医院校、中医医生、中医译者等
各个方面努力推进使然，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客观现实需求
的结果。但是中医药文化如何更好地传播去服务更多的人
类群体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就必
然面临跨文化交际问题。关于培养学生中医药文化跨文化
交际能力，有人认为具备跨文化交际知识就能做好中医药文
化的传播。这样的想法忽视了中医药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
性，也轻视了中医药文化对外交际的艰巨性。也有人认为中
医药文化的阐释能力等同于对中医药文化的翻译能力。这
样的想法把中医药文化传播局限于语言学层面进行研究，而
忽视了中医药文化阐释这一重要手段。

一、中医药文化阐释
“文化”何意？《周易·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文化的最大作用是教化天下。而在跨文化
交际层面的中医药文化之作用即跨越“我”，“他”文化不同所
带来的屏障壁垒，以中医药之效用服务更多的人类社会群
体。跨文化交际遇到“文化不同”，“语言各异”之情况，必然
面临对文化阐释任务。那么，什么是阐释？阐释，是一个赋
予事物意义和理解体验的创造性过程。文化阐释学者克里
德福·格兹认为文化阐释是深描述，在这个过程中解释者从
“该文化成员”的角度描述文化实践与体验，与此相对应的是
浅描述———只描述人们行为类型不顾其对该成员本身的意
义的行为。把阐释学纳入中医药文化交流的考虑范畴是一
个有意义、有效用的尝试，因为“阐释学不是圈定一块‘闲人

免入’的领地，而是为所有学科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一种
新的关注中心。”

笔者认为文化阐释行为指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就某
一文化概念和某一文化现象不仅能够使用专业术语，也能够
使用社会性交际语言对之进行阐明，这其中也可使用除语言
外的其他交流手段，最终能够把文化传达出去的行为。文化
阐释不等同于文化翻译。文化阐释能力，包含了翻译能力，
但不局限于翻译能力，当某个专业术语无法翻译出其准确对
应的目的语表达时，可以跳出专业知识框架，用通俗的、社会
性的语言对之进行深描述、阐释、说明，也可以借助图片、影
像、音频、案例、动作等其他手段对其进行描述。关于文化翻
译与文化阐释的关系，王宁教授在其著作《比较文学、世界文
学与翻译研究》指出翻译和阐释均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并非所有的阐释都是翻译，只
有那些“基于原文进行的有限度的阐释和再现，才能被称为
翻译”。“任何过度的阐释都不能算作是翻译。”从文化角度
来看，文学和其他文化形式的翻译都被视为跨文化阐释，但
仅仅忠于字面意思的翻译就不是跨文化阐释。跨文化阐释
行为常常无法躲避译者的历史客观存在，译作是否体现了作
者的真实意图，常常是一个仁智各异的问题。

在２００５年８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首次明
确了“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的总和”。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
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中医药文化内涵深
邃，外延广泛，其复杂性可想而知。致力于中医药文化传播
的仁人志士，常常踌躇满志，高度重视对中医药文化的翻译
工作。相较于中医名词术语翻译的专业性，笔者认为中医药
文化的阐释则更为重要。因为术语的翻译和使用大都发生
在或者运用于行业内的教学、学术会议、论文发表以及学术
交流等。而跨出行业后，跨文化交际更多发生在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更具广度，此时使用阐释性的社会性语言更能助
力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也能使中医药文化跨出行业的框
架，走进“寻常百姓家”。就此而论，仅专业术语翻译似乎没
有阐释行为更具有交际性和传播性功能。

２２１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５）第３８卷第１５期　 总第３９７期



很多情况下，某些专业词汇的阐释性表述不但能表征其
内涵，且常常全面、生动展示了其外延。而标准化术语翻译
的确定性、唯一性和权威性往往会扁平化、单一化其概念，也
会扼杀其走向外延解释的必要性。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也
存在着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而此时中医药文化阐释行为则可
以消解这一矛盾。

欧根·维斯特（Ｅｕｇｅｎ Ｗüｓｔｅｒ）认为：“众所周知，术语与
概念之间的单义性是普通术语学的理想模式，对于消除专门
语言交际中的歧义现象，单义性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对术语
的阐释性行为必然会消解其单义性的本质。翻译力求简洁
和效率，而阐释力求达意和丰富。中医翻译和中医阐释有其
交叉重合，因为跨文化的阐释行为必定实在语言翻译的基础
上进行的，不同的是，这里的翻译行为不要求达到语言学层
面的“尽善尽美”；而中医翻译过程必定存在着阐释行为，但
是其阐释行为因为翻译原则“练达”的考虑，不能尽情演绎。

二、中医药文化翻译与阐释
为了让学生们具备跨文化交际技能，很多高校都开设了

跨文化交际的课程，中医药院校也不例外，这样的课程设置
旨在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目前，一般而言，跨文化
交际课程是针对两类学生开设。第一类是外语专业的中国
学生，或者非外语专业类学生的外语通识课，学生群体也是
中国学生。为了让他们了解所学外语的外国语言文化，这类
教材大都以外国语言编写，教材以外国文化的书写和介绍为
主。如，英语专业的学生和普通高校的英语通识课常常使用
英语语言编写的跨文化教材。这类教材大都以英语语言国
家的历史、文化、习俗等为内容。中国文化在这类书籍教材
中的占比少之又少。另外一类教材是针对在华的外国留学
生，或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群所编写的跨文化交际书
籍，这类书主要是以汉语编写，也有少部分是英语编撰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当我们需要用外语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的时候，学生之前所灌输的都是英语语言文化，无法做到讲
好中国故事。

所以学生们说起外国文化可以侃侃而谈，而说到自己的
母国文化却面露难色，言不达意。这种窘境很大程度上源于
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课程设置之初是以追求外国语语言“至善
至美”为目的。虽然跨文化交际课程设置明确表明“旨在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但
是我们的双脚常常急于跨入“他者文化”，而忘记携带我们自
己的文化。中医文化传播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须以“东西方故事”为共同原料教材，这样的跨文化交际才是
双向流动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有意无意，我们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成了外国语言培训的一种手段和
附庸，而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目前跨
文化交际课程存在的问题是：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我
们，常常非常认真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久而久之以为这些
就是目的，所以跨文化交际需要我们讲出我们文化（中医文
化）的时候，我们虽然可以做到发音地道，语法正确，但是内
容空洞，有时甚至不知从何讲起。

所以，“虽然我国的各级各类外语教学指南文件中也有
‘中国文化’‘中国情怀’的表述，但是这些提法缺乏理性光辉
和思想深度”。学习跨文化交际技能的目的之一在于传播中
国文化，但是“只有传播的信息到达受众，被受众接受，传播
才有效果，没有效果的传播行为毫无意义”。如何让我们的
传播有效果，需内容（我们的文化）和手段（外国语言）兼顾。
所以，我们第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做好“查漏补缺”，把跨文
化交际课堂上缺失的中国文化内容补上。

而以传播中医药文化为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则更为复杂。
为了观察学生的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笔者分别从学
生的中医药文化翻译能力和中医药文化阐释能力两个维度
来观察。就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可能出现的１５个高频次中
医名词术语的翻译和阐释情况，笔者对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
专业学生展开了问卷调查。此次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为福
建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９级中医“５＋３”（已修过中医英语课程）和
２０２０级中医“５＋３”（还没有修过中医英语课程）的两个班的
学生。笔者给２０１９级学生分发了６１份问卷，２０２０级学生分
发了６５份问卷，被调查的学生首先就中医交流常见词汇用英
语进行术语翻译，问卷也提出：如不能使用专业术语翻译的
则可以用英语进行阐释性说明。问卷调查的目的旨在考察
英语语言能力是否是中医文化跨文化交际的决定性因素。
问卷设计了１５个中医药文化交流的高频词汇如下：中医、中
药、针灸、推拿、辨证论治、天人合一、五行、整体观、养生、经
络、阴阳平衡、病未治、扶正祛邪、气血调和、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参考标准是《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ＷＨ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０７）和《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
对照国际标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８），以及具备了较高翻译
专业技能的翻译老师。

笔者发现就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语表达而言，２０１８级已
经学习过中医专业英语课程的学生在翻译１５个中医专业词
汇的时候大都能够使用标准化的英语来表达中医名词术
语。而２０１９级学生虽然在使用专业英语中医术语方面差强
人意，但是他们可以使用已掌握的英语语言技能对某些中
医词汇、概念进行扩展性描述，最终也能够达到“传达意思”
的目的。众所周知，有些时候所知即束缚，不少２０１８级的
学生为了使用标准化的英语中医名词术语，纠结某些字词，
无法跳出标准化翻译的框架，不敢大胆尝试其他表达对之
进行阐释说明。这似乎说明，在对外交际的过程中，语言能
力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对于中医概念、中医原
理、中医药文化等文化因素的掌握反而至关重要。我们常
常以为决定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是我们的外语表达能
力，其实不然。

掌握外语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但是过分纠缠外语能力
的提高可能会让我们忽视或者没有精力去系统化的学习如
何“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的语言
载体目前是国际社会比较流行的英语语言，但是缺失了中医
药文化内涵的跨文化交际是没有灵魂的“自说自话”，追求外
语语言至善至美以期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也的确是一种
形式大于内容的盲目举动。

我们相信如果让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化的英语专业
的学生去翻译，去阐释“儒、释、道”“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
土”等文化概念，对他们而言并非易事。所以我们曾经以为
“是中国人，就能懂中国文化，就能说清中国文化”的想法似
乎有些自以为是，也有一厢情愿之嫌。文化“说得清，道得
明”不是文化携带者天生就具备的能力，确呼是非后天系统
的训练而不能具备也。再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确是不同
思维、社会、哲学渊源而产生的不同文化。且中国文化博大
精深，纷繁复杂，常贯穿古今，引经据典，而仅“经”“典”其数
量之多如河汉之浩渺，其难度之大，亦不可小觑。文化体系
之间固有的巨大差异性，及中国文化本来的复杂性更加阻碍
了文化携带者“说得清，道得明”的进程。而所用交流语言非
母语的现实，又使跨文化交际不能十分顺畅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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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中医药文化自信
无疑，相对于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掌握，他们所具备的

中国文化阐释力和传播力相形见绌。这不得不使学者们对
于现实问题和价值观问题产生担忧。因为“对现实中一些典
型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包括英语学习者与西方人交往时无法
恰当地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一
部分大学生对英美文化的认同甚至超过了对母语文化的认
同”。这样的问题不容忽视，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被“文化殖
民”的危险。“有些人言必称西方，奉西方说法为圭臬，拿西
方价值标准来评判中国，似乎中国哪里都不如西方。这种妄
自菲薄，动摇的是中国发展的精神支柱，消解的是中华民族
的精气神”。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重任的人才掌握了语言这
门工具，可是这门技能只能做好把西方文化“运进来”的工
作，无法做好把中国文化“搬出去”的任务。

一方面的原因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天然联系，没有割裂
了文化因素的纯粹语言，语言又必定为其文化代言。另一方
面是看似和平的时代让我们误以为跨文化交际的领域也应
该是一片祥和，从而让我们丧失了某种警惕性。一般说来，
文化总是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译介。长时间西方文化大
量向我国输入，使我们产生了“卑微”的情结。长期浸淫在以
他国文化为主旋律的跨文化交际的学习更不会让学生对本
国文化产生自信。更不要说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了。杨枫教
授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果还是一味沉湎
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而不能自醒和自拔，无异于心甘情愿地
构建中国外语教育的转基因工程”。在这份问卷中当学生被
问及“觉得自己能否胜任中医药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任务”时，
８８％的学生给出的回答是“不能”。可见做到文化自信仍然
任重而道远。

中医药文化自信，想要做到“他信”，首先要做到“我信”。
信应该做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医疗效的信。另一方面
是对中医药文化的“信”。很多学中医的人不信中医，不看中
医。或者在面对西医的时候自我矮化。国内还存在着很多
“中医无用论”的论调。自己都不信，怎么让别人信？针对这
种情况，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的《人民日报》曾经５天连续发文为中
医“正名”。“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侧重，没有必要分高
低、论长短。”作为中国人，中医药文化的哲思和影响力贯穿
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无论是在语言交际还是在非语
言交际等层面都在实践着中医药文化的哲思。所以，我们要
信中医，讲好“中医故事”，为“讲好中国故事”增添一抹绚丽
的色彩。

结语
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去考虑中医药文化的多样传播方

式———既有语言学层面的翻译手段，又有阐释学框架下的阐
释力量。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不应该拘泥于语言学层面的
“尽善尽美”，而当务之急应该推崇文化阐释。因为其是更有
广度、更加丰富、更为宽泛的深描述，而且更具备传播性能和
交际功能。培养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中医药文化跨文化交际
意识，应该谨防跌入“外国语言和文化学习至上”的陷阱，我
们首先要系统的学习中医药文化知识，树立中医药文化自
信，才能抓住中国特色文化的“魂”，展开一幅绚丽的“中国故
事”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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